
9

我是少数有幸进过主万 （叶治）先

生华山路花园洋房的学生。 那是 1990

年，为了我关于《洛丽塔》的学士论文。

叶先生问：你怎么知道我在翻译（或者

是“翻译了”，记不确切了）《洛丽塔》？后

来读研究生时，上过叶先生的英语散文

翻译课，记得碰上 dumb animals 一

词，先生译曰“哑口动物”，顿时佩服得

五体投地，三十年未忘。 先生是曾经沧

海的人，对人类有极深的怜悯心，当时

已经名满圈内了，却没有因为数十年的

憋屈而报复性地在辞色间略现一点偏

慢，总是那么中正平和，平易近人，有着

治病救人的无限耐心。 那么好的先生，

纵然再年少轻狂的学生，也不忍有意无

意地冒犯他一点点的。

先生翻译过大量的英美文学作品，

一九八六年就因其翻译成就而上过重

量级报纸并占不小篇幅。这是非常有标

志性的肯定，用英语说，这是“非常响亮

的证据”， 借用纳博科夫的一本书名来

说，就是“结论性证据”，百度了一下，说

可以翻译成“确凿的证据”。 嗟夫！ 先生

不在，否则或会有我辈想不到的妙译。

先生翻译 《洛丽塔 》时 ，度娘还不

在。 他的洋房也还没有空调。 “我吃不

消。 我没有想到今年夏天会这么热。 所

以今年整个暑假一直赤膊上阵，一直抓

得很紧，没停，现在初稿已经完了，我在

校。”这是他 1994 年时的自述。想来那

依然是一个没资格装空调的房子。突然

想起后来我在给一批暑期来校的美国

短期访学生讲课时一个女学生抛出的

一个出其不意的问题：你认为没有空调

是不是会影响你们中国人的生产力？我

当时不假思索就否定了她的假设。若是

现在，我大概还会这样回答，因为中国

人极有韧性，极耐高温，例如主万先生。

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最绅士、最善

良的中国学者遭遇《洛丽塔》，注定是会载

入中国翻译文化史的一个事件。

主万译狄更斯、德莱塞们，那是驾

轻就熟的， 因为所有这些经典作家，都

是西方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经受了中

国社会与文化激烈的现代转型的主万，

在趣味与思想上与他们不远。 但是，曾

经勇敢地革命的欧美，经历了一个演化

过程后，到二十世纪中叶时，已经没有

回头地开始了它的内卷焖燃。这个内卷

是无比纠结的，而这种纠结典型地反映

在俄裔美国小说家纳博科夫的文字中。

《洛丽塔》预言了西方世界的洛丽塔化。

世故如欧洲，也为美国的洛丽塔面向倾

倒，尽管同时斥之为庸俗、浅薄。洛丽塔

成为当今世界各种消费品牌之名，就是

一个征候。 因此，这是一部极富文化批

判意义的重要作品。小说把一个美国与

欧洲遭遇的故事放进了无比巨大的思想

框架，古希腊、古巴比伦、古罗马、英语、

法语、拉丁语、历史、弗洛伊德（“那个维

也纳骗子”）都纷纷登场参与，造就了一

个无比繁复纠缠的语言与思想迷宫。

宣称纳氏原著文字轻灵者可以去

读他的《说吧，记忆》，能把自传写到如

此有语言挑战性的，世界上大概也就此

君了。难读，却又迷人，如果读者真正有

认知的兴趣，不怕承受艰难的审美。 因

为厄普代克言之凿凿：纳氏是当代英语

非韵文创作第一人。

可以说， 当时还很天真的中国读

者，还没有为批判性接受《洛丽塔》做好

准备。 我们打开此书时，傻乎乎地准备

着体验一次隐秘的“思想解放”。没想到

遭受出乎意料的挑战，首先是语言能力

方面的； 能够读完此书的中国读者，又

遭遇第二重挑战，思想的挑战：在某些

敏感议题上，诡辩的叙事者挑战我们的

立场。 中国传统中最可骄傲的一点，就

是我们强烈的道德感，这种道德感不允

许我们站在非黑非白的灰色地带。这种

道德感，面对《洛丽塔》，是一种你死我

活的遭遇。

都你死我活了，纳氏能不拿出他全

部的看家本领吗？ 因此，《洛丽塔》是极

其难译的。 因为难译，主万先生的翻译

值得我们感恩。我是参考着主万先生的

翻译，终于自信基本完全读懂了《洛丽

塔》，体验了一次完满的审美幸福。钱钟

书先生论述林纾的翻译时，宣告翻译家

就是媒婆。 察者有资格因林纾用了“拂

袖而去”就指指点点（西方人的袖只适

合擦拭桌子，不适合表达心灵），但更多

的演绎就不必了，就是察而不识了。 主

万先生以其瑕不掩瑜的翻译，担任了一

次真诚且优秀的媒婆。作为一个每年都

在课堂上念叨一次《洛丽塔》的教书匠，

我对他有深深的感念。

俄语版《洛丽塔》的译者是谁？纳氏

本人。 他之所以亲自翻译《洛丽塔》，倒

不是因为“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执念，而

是深知翻译就（可能）是背叛：“每一个

段落都密布着陷阱，都可能导致面目狰

狞的误译”。他尤其提到，有人会把翻译

变成了解释。手头有一本我尊敬的 2011

年译本。 作为一个后来者，这个译本在文

字上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却一再犯下解

释（因而出错）之过。 例如：

我现在对于奎欧提的完整感觉，就

来自于流血事件前那场全身扭打。

我浑身都沾满了奎尔提———沾满

了流血前他跌扑翻滚的感觉。（主万译）

前者的误译就源自于译者善良的

解释动机。 原著充满了“奇喻”，奇喻的

解读是全体读者的乐趣之所在， 想着

代劳的译者常不免是强作解人。 这种

“释译谬误”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译

者的通病， 在这部小说的各个版本中

大量存在 （更不可取的是不少很 “顺 ”

的“减译”）。 作为真正的“资深翻译家”

（中国翻译家协会给出的荣誉称号 ），

主万有足够的定力与见识， 在绝大多

数情况下，成功地避开了“释译谬误”，

挡住了“减译”的诱惑。

主万的翻译是传神的， 举例言之，

原作叙事者的学究趣味决定了他用词

中的“科学味”，先生的翻译对之常常有

精确的还原 ，不会把 “焦点 ”日常化为

“中心点”，不会把“几何图形”日常化为

“路线”，不会把“近亲繁殖”含糊其辞地

减译（且误译）为“创造”。

他对原著思想张力的还原也是高

保真的。形容儿童们玩耍时发出的声音

集合时，他的“坦率而又神圣的高深莫

测”（而不是“直率、却神秘如谜”）还原

了天真与神圣之间的张力。“神秘如谜”

读来很中国化，很顺，却不信。很多类似

的例子，证明了他高于普通译者的思维

韧性。

这种宁信而不惮貌似不顺，继承了

鲁迅的传统。 如鲁迅先生一样，主万一

以贯之地保有以翻译扩张汉语之心，例

证之一，就是他尽量还原原著的句子结

构，而不是把长句嚼碎了，拆成一个个

短句喂给婴儿读者。他之翻译特鲁罗普

与詹姆斯，也明显地表现出这种高贵的

坚持。

纳氏的思想张力表现在叙事与修

辞上，令其作品超越了浪漫主义。 中国

读者多浪漫主义，以为《洛丽塔》的阅读

体验当离艾玛、唐璜、卡门或者康妮不

远。 没想到一下子被拽出了心理舒适

区，于是有了很多激烈的反应，且甩锅

忠诚的译者。

我相信， 这种文化心理不适体验，

学贯中西的译者主万也是经历到的。只

是作为一个非常负责任、 心灵开放、思

维坚韧的译者，他勇敢地完成了与《洛

丽塔》的交战，至少打了一个平手。不似

我们很多年轻的读者， 早早地撤出战

场，铩羽而归。 主万译《洛丽塔》是个佳

作，再深思这个翻译工程与中西在后现

代时期的这种文化新遭遇之间的关系，

我相信，这将是一个记入翻译历史的事

件。 且待时间之流的沉淀。

追慕先贤，书在人在。我相信，主万

先生因他高度负责任的翻译，其个人的

思想与精神也经历了一次扩张与淬炼。

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不同于少年时代，如今再读《简·爱》反而对其

背后的故事产生了更浓烈的兴趣，好奇上一辈的译

者如何在一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从事翻译工作。 这

种好奇诚然来自于一个成长于本世纪的外语学习

者的傲慢与偏见，短短几十年，只用一支笔、一本字

典的翻译方式竟成了我难以想象的事。 也因而附着

在小说最后、短短几页的两版译后记令我爱不释手：

黄源深在这里记录下了他对《简·爱》横跨快十年的

翻译历史。 寥寥数语中，译者的生命体验与翻译隐

秘地嵌合在一起。 在写于 1993 年的译后记中，黄

源深谈及他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阅读 《简·爱》 的体

悟：从求学时代视之为“英语学习的范本，反复细

读，还详细做了笔记”到岁月流逝之后重读的“‘曾

经沧海’之感”。 他是勤勉且笃定的译者，视翻译为

“开掘”，坚信每一次的认真尝试都能帮助我们“接

近完成对一部传世之作的认识”。 翻译的乐趣似乎

也正在此，它是伴随生命行进无穷尽的探索之旅。

翻译《简·爱》时黄源深正值壮年，这是一个人

自信坦然、胸有成竹的时刻。 已有珠玉在前，他依

然欣然接受出版社的邀约， 因为一部名著几个译

本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 他也并不回避翻译的

困难， 坦陈在用中文呈现男女主人公袒露心迹的

对话与描写时，“是颇费踌躇的”。这些常常只可意

会、 难以言传的情感表达考验的并非仅仅是译者

的语言技能， 翻译也是两个主体和两种情感体系

间的互相试探与斡旋。也许，任何文学文本在某种

程度上都是未完成的， 读者和译者的加入使得意

义得以或多或少地浮现。

然而，这绝不是说，翻译是译者的自恋游戏。

黄源深的两版译后记呈现出的恰恰是一个好的

译者所必需的自觉意识和内省能力。 《简·爱》中

文版发行快十年之际，他对全书进行了校订。 这

十年内 ，伴随着英语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与普及，翻译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市场的野蛮扩张催生了大量快速炮制的低质译述。 在这版译后记中，黄源深结合自

身的翻译经验，探讨了包括“归化”和“异化”等译界至今争论不休的问题。 翻译的难

正在于如何恰到好处地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原作者用语言所创造的广阔世界，而这也

决定了翻译不仅仅是“熟练的匠人刻意求工的结果”，它同样需要学识、能力、灵气和

经验。

这段自述中，最动人的却是经验丰富的黄源深面对翻译时的“胆怯”。 他坦率地写

道：“年轻的时候往往‘初生之犊不畏虎’，什么都敢译，从不以翻译为难事。 但随着年

岁渐长，译的东西渐多，反觉得翻译难了，这也是此次校订《简·爱》的体会。 ” 彼时，他

在翻译领域和外语学术界已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他的译著《我的光辉岁月》于 1996

年获得澳大利亚政府翻译奖， 他在华东师大一手创办的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已经培养

出一批优秀的学者。 写于花甲之际，再版后记中对翻译的理论探讨、对翻译产业的反

思、和对自身的观照是一名译者历经几十年，见天地、见众生、再见自己的体悟。

距离《简·爱》的第二版发行过去了快二十年。 21 世纪互联网的蓬勃发展颠覆了

我们这代人的阅读习惯。 如今，我们可以 24 小时与线上世界保持联系，这种过度连

接在改变我们面对自我和想象世界的方式。 信息爆炸带来的新鲜感已渐渐逝去，随

之而来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焦灼与百无聊赖。 我们似乎陷入到了一个闭环：只有更

多的信息摄取才能片刻缓解当下的不安，这种被信息填满的自我又同时被一种可怖

的匮乏感所笼罩。 在这样的危机时刻，重读《简·爱》唤起了一种久违的生命体验。 小

说开篇借助室内外环境的对比，渲染出阅读如何在脆弱的自我与冷酷的世界之间架

起一个安全的屏障。 年幼失去双亲的简在被收养她的舅母里德太太斥责之后，独自

溜进了餐室，拿起一本书，躲在窗帘后开始阅读，她描述道：“在我右侧，绯红色窗幔

的皱褶挡住了我的视线；左侧，明亮的玻璃窗庇护着我，使我既免受十一月阴沉天气

的侵害，又不与外面的世界隔绝。 在翻书的间歇，我抬头细看冬日下午的景色，只见

远方白茫茫一片云雾，远处湿漉漉一块草地和受风雨袭击的灌木。 一阵持久而凄厉

的狂风，驱赶着如注的暴雨，横空扫过。 ”

黄源深用典雅又鲜活的语言再现了阅读在简心中所唤起的崇高与恐惧感。 对幼

小的简而言， 阅读为在现实生活中孤独且匮乏的她召唤出一个陌生又辽阔的世界。

简如饥似渴地翻阅着比尤伊克的《英国鸟类史》，连不感兴趣的文字部分也不舍得随

手略过：“导言中的这几页文字，与后面的插图相配，使兀立于大海波涛中的孤岩、搁

浅在荒凉海岸上的破船，以及透过云带俯视着沉船的幽幽月光，更加含义隽永了。 我

说不清一种什么样的情调弥漫在孤寂的墓地：刻有铭文的墓碑、一扇大门、两棵树、

低低的地平线、破败的围墙。 一弯初升的新月，表明时候正是黄昏。 两艘轮船停泊在

水波不兴的海面上，我以为它们是海上的鬼怪。 魔鬼从身后按住窃贼的背包，那模样

实在可怕，我赶紧翻了过去。 同样可怕的是，那个头上长角的黑色怪物，独踞于岩石

之上，远眺着一大群人围着绞架。 ”这些骇人又幽远的意象不需要更多的分析与解

读，你只需跟着诵读，便能感知它们的力量。 它们是专属于孩童的好奇心，是一个懵

懂的、尚不顽固的自我与宇宙的共融。

当然，我无意美化、也并不妄想回归前网络时代，身为以阅读为生的人，我深知

不同时代阅读方式和阅读功用的多样性。 文学能提供的，不必然是宏大的，也许仅仅

是《简·爱》中这样的片段，它关乎美、关乎想象，它唤醒我们的身体和感官，拼贴式地

融入我们的日常，修补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正如袁筱一在别处所言，文学的功用

之一在于用“文字的性感抵御存在的死感”。

翻译亦然。 《简·爱》译后记中，黄源深谈论道：尽管“一部作品就其文本本身而

言，自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凝固，但是译者的审美观点、审美趣向、价值取向，以及他所

把握的要传达原作思想的语言，却是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着的。 ”是的，这个

“变”与“不变”之间的缝隙使得译者得以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文本，这种共融又潜

在地改变了译者，尽管，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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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戈宝权进入大夏大学学习，

在校期间翻译过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

《上帝看出真情 , 但不马上讲出来 》和

《高加索俘虏》，成为丽娃河畔俄语文学

翻译的第一人。 在戈宝权之后，不无默

契地涌现出一个俄语文学翻译家序列，

前后相继，延续至今 ：余振 、王智量 、王

冀刚、朱逸森、许庆道、冯增义、徐振亚、

曹国维……回眸百年，丽娃河畔的俄语

文学翻译队伍不仅阵营强大，名家名译

频现，而且还走出了一条风格相近的翻

译之路———依实出华。

丽娃河畔的俄语文学翻译，名家辈

出 。 无论对于喜爱俄语文学的普通读

者 ， 还是对于研究外国文学的专家学

者，戈宝权等人的翻译成就都是有口皆

碑的。 一提到戈宝权，人们就会不假思

索地想起他译的普希金名篇《假如生活

欺骗了你 》以及童话 《渔夫和金鱼的故

事》，还有他翻译的高尔基散文诗《海燕

之歌 》。 继戈宝

权之后 ，不同年

代的翻译家几

乎都有自己的

代表性译作 ，譬

如余振翻译的

《莱蒙托夫抒情

诗选 》和 《马雅

可 夫 斯 基 诗

选 》， 王智量翻

译的 《叶甫盖尼·奥涅金 》，朱逸森翻译

的 《契诃夫文学书简》， 许庆道翻译的

《死魂灵》和《外省散记》，徐振亚翻译的

《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美好而狂暴的世

界》，曹国维翻译的《罪与罚》和《大师与

玛格丽特》……

纵观翻译史，这种名家名译涌聚的

情形并不多见，这或许应归功于翻译家

的学者身份。 戈宝权认为，在翻译一部

外文作品时 ， 应该尽可能多地了解作

品，这是必不可少的功课：“先要对这部

作品有较深刻的理解；还要对这位作家

的经历 、创作思想 、直至他的文体进行

认真的研究。 ”（《漫谈译事难》）在这一

方面 ， 戈宝权本人具有得天独厚的条

件。 在大夏大学求学期间，他学习过英

语、法语、日语 、世界语以及俄语 ，这一

优势能让他了解同一作品的多种译本。

在翻译象征派诗人勃洛克的长诗《十二

个 》时 ，他不仅借鉴了胡斅依据俄文原

著完成的译文，还借鉴了两种英译本和

一种日译本。 1935 年戈宝权由天津《大

公报 》派驻苏联三年 ，后任新华社驻苏

记者。1949 年又任中国驻苏大使馆临时

代办和参赞，是新中国成立后派往国外

的第一位外交官。 大学期间涉猎多门外

语，多次赴俄苏工作的经历，都有利于戈

先生更准确地体认俄语文学的精髓，让

他对目标作品的理解和价值判断更准

确。 我们看到，1947 年戈宝权就已翻译

并出版了第一部译文集 《普希金诗集》，

将“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介绍给中

国读者。 另外，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戈

宝权就已看好并译出象征派诗人勃洛克

的代表作 《十二个 》，极具预见性 ，因为

1980 年代才兴起白银时代文学热潮。

当然 ， 学者特有的治学态度与方

法 ， 也让其他俄语文学翻译家受益匪

浅 。 王智量 、冯增义 、徐振亚等教授不

仅长期从事俄语文学的教学 ， 而且还

译介过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 ， 而这类

工作对加深认识俄语作家或作品大有

帮助。 戈宝权曾经分享过这一经验，要

求译者 “首先把这部著作 （拟译作品 ）

仔细读通 , 阅读有关作者及著作的研

究与评价文章 , 国内及国外的研究文

章都要博览 ”。 可喜的是 ，丽娃河畔的

不少翻译家正是这样做的 。 冯增义和

徐振亚教授在翻译 《卡拉马佐夫兄弟 》

的同时 ，还译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

集 》以及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 》等

文献。 这些学者出身的翻译家，出于习

惯性的严谨 ， 对拟译作品的考察通常

具有综合性 ，不仅要熟悉作品文本 ，还

要掌握作家生平 、创作主张 、他人评论

与研究等资料。 这样做，一者能拓宽并

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 二者有助于前瞻

作品的文学价值 ， 克服选译作品时的

盲目性。 戈宝权之翻译《十二个》，王智

量之翻译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 ， 徐振

亚之翻译普拉东诺夫的 《基坑 》和 《美

好而狂暴的世界 》，曹国维之翻译布尔

加科夫的 《不祥的蛋 》，都抢得了译介

的先机 ， 而这都得益于他们学者风格

的综合性考察。

从翻译标准看，丽娃河畔俄语文学

翻译家共同坚守的原则是忠实于原文，

“依实出华”是他们的追求。 戈宝权这样

说过：“翻东西首先应该忠实, 要忠实于

原文 , 把原文的意思 , 原文的形式 , 甚

至原文语句的排列 , 都很好地翻译出

来, 而且要使得大家也能理解, 这样才

能忠实地体现原著 。 ” （《漫谈翻译问

题》） 戈宝权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

的。 专事翻译研究的郑海凌教授对戈宝

权的《海燕之歌》等译本作过分析，得出

结论认为：“就翻译思想而言, 戈先生属

于‘求信’（忠实于原作）的一派。 ”

在戈宝权之后的翻译家 ， 尽管年

龄和时代语境不尽相同 ， 但全都坚守

翻译要忠实于原文这一原则 。

1952 年 ，王智量毕业于北京大学

西语系俄语专业 。 之后留在北京大学

教书 ，1956 年调入中国社科院 。 之后

辗转河北 、甘肃和上海 ，颠沛流离二十

年 ， 直到 1978 年被华东师范大学聘

用 。 1950 年代王智量就已着手翻译普

希金的 《叶甫盖尼·奥涅金 》， 历时三

十二年 。译本于 1982 年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推出 ，成为新中国成立后 《叶甫盖

尼·奥涅金 》 的第一个中译本 。 此外 ，

王智量还译过普希金的 《上尉的女

儿 》、托尔斯泰的 《安娜·卡列宁娜 》、

屠格涅夫的 《贵族之家 》与 《前夜 》。 除

了对 19 世纪文学的译介外 ，王智量还

译过俄国白银时代的诗歌 ，出版了 《曼

德尔施塔姆诗选 》和 《帕斯捷尔纳克诗

选 》 等 。 南开大学教授王志耕认为 ，

“智量师在国内翻译界是直译派的代

表人物之一 ”。 王智量翻译 《叶甫盖

尼·奥涅金 》 时 ， 严格按照原有韵律 ，

原汁原味地呈现出 “奥涅金诗节 ”的韵

脚 、韵味和节奏 。 而且 ，他还反对套用

中文成语 ， 不赞成将外国人名中国化

等做法 。 《叶甫盖尼·奥涅金 》 是普希

金采用诗体写成的长篇小说 ， 全篇计

有四百多个十四行诗诗节 。 鉴于原文

采用四音步抑扬格， 每一行的音节数

相同 ， 王智量便采纳了余振先生的意

见 ，将自由体译本改为古典体 ，做到中

译本每一行的字数完全相等 。 为了忠

实于原文 ，王智量始终坚持如下原则 ：

“绝不轻易地为了迎合中国读者习惯

而化用成语或者固定词汇 ， 而是尽可

能准确地贴近原文 ， 甚至对于词序也

能不变动的就不动。 ”也正是得益于这

份坚持 ，他被赞为国内再现 “奥涅金诗

节的第一人”。

相对而言，徐振亚和曹国维应是其

中最年轻的“资深翻译家”，两位教授至

今仍笔耕不辍。 徐振亚教授曾是上海译

协副会长 ，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卡

拉马佐夫兄弟》、 果戈理的 《彼得堡故

事》、屠格涅夫的《罗亭》和《烟》、普拉东

诺夫的《基坑》和《美好而狂暴的世界》、

特里丰诺夫的 《交换 》和 《另一种生活 》

等。 要做到忠实于原文，就必须准确理

解原文，需要刨根问底。 当年，徐振亚老

师为弄明白什么是 “干葡萄酒 ”而去过

酒厂，为搞懂“黑格尔的猫头鹰”是怎么

回事而给北大哲学系写信求教。 曹国维

老师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罪与罚》

和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他

秉承的做法是“能直译的不要意译，能简

洁的不要烦琐，能紧凑的不要松散”。

显然，在万千学子魂牵梦萦的丽娃

河畔， 翻译家们之能成为一道风景，也

在于他们所肩负的使命崇高———“为了

生命价值的实现”（王智量语），为了“履

行自己那一代人的责任”（徐振亚语）。

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忆“资深翻译家”主万

梁超群

与新中国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相得益彰的是，栖
居在“丽娃河畔的翻译家”有一多半从事的是俄语文学的翻
译。但是俄语翻译远非丽娃河畔翻译家们带来的全部风景。

华东师范大学在改革开放之后以“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襟
拥抱了更多的译者：无论是历经坎坷，改革开放后才来到丽
娃河畔的王智量、叶治，还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黄源深，他
们都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也开创了丽娃河畔翻译家群
的新气象。

▲戈宝权翻译《海燕之歌》译本的手稿

荩从左至右分别为：

《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徐振亚、冯增义译———上海三联书店

《洛丽塔》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简·爱》夏洛蒂·勃朗特著/黄源深译———译林出版社

丽娃河畔的俄语文学翻译队伍阵营强大，

名家辈出，从戈宝权到余振、王智量、王冀刚、

朱逸森、许庆道、冯增义、徐振亚、曹国维……

几乎都有自己的代表作。而他们共同坚守的翻译
原则是忠实于原文，“依实出华”是他们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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